
如今，草原上的人们大都不再游牧，他们在一块水草
丰茂的地方停留下来，筑砖瓦之舍，过定居生活。乘汽车一
路行来，你会见到许多这样的牧民新住所。这就使那些美
若莲花的传统蒙古族民居——蒙古包显得尤为珍贵。

被带领着走向那户人家，并不仅仅是去参观他们所居
住的已日渐稀少的蒙古包，更主要的，是去拜访那家的女
主人。人们说，她是贡格尔草原上著名的神枪手，拥有一个
美丽的绰号：“一马三枪”。

那座蒙古包看上去已有些陈旧了，它独立在一条河的
旁边，河水不深，河面也不宽，秋天的河岸已经没有了青青
碧草。蒙古包的门前有一道宽宽的车辙，一直通到望不尽的
远处去，那就是住在蒙古包里的人们与外面世界相通的路。

主人用香气四溢的奶茶招待远方来客，奶茶装在一个
大茶壶里，放到蒙古包中央的火炉上去烧开。先是一位蒙
古族中年妇女用水舀子往茶壶里兑牛奶的情景，使人看得
发呆，她的动作那么轻盈而富有耐心，像是一种意味深长
的舞蹈。接着，不停地把干牛粪塞进火炉里去的年轻姑娘
拴住人的目光，牛粪太多了，她只好用手去把它们掰开，她
掰牛粪的动作利落简洁，宛似在摆弄草原上的秋菊花瓣。

中年妇女叫其其格，穿着普通的汉族服装，极其普通
的一位女性，甚至看不出太鲜明的蒙古族特点，然而，却正
是那个曾经像春雷一样声震草原的“一马三枪”。

与其其格交谈，需要向导做翻译。向导亦是蒙古族，身
材高大，皮肤黝黑，蒙古歌曲唱得极好，刚才在蒙古包里，
他唱一支歌，客人就喝一碗酒，他手捧洁白的哈达，一支支
地唱下去，不需要伴奏，不需要虚张声势的麦克风，他的歌
声深厚嘹亮，仿佛永不疲倦。歌声在蒙古包里旋荡轰鸣，穿
透蒙古包厚厚的围毡，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其其格满脸笑意，显得十分快乐，她的蒙语说得流利、
婉转、动听。客人说话时她一直看着，笑着，等客人说完了，
她立刻转过脸去看那高个子男人，等待他的翻译。

她 11 岁开始学习骑马射击，“一马三枪”是十六七岁
时取得的成绩。民兵训练的时候，在飞身上马，左脚踏进鞍
蹬，右脚朝另一侧的鞍蹬踩入的一瞬间，“啪、啪、啪”三枪
已经射出，每发子弹都正中靶心，毫无偏差。 这 神 奇 技
能的得来与后天的努力分不开，更多的，当得益于马背民
族与生俱来的秉赋，骑、射之事因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

活需要紧密相连，所以成为他们代代相袭的、最擅长的生
存本领。

“一马三枪”的美誉是一顶光芒四射的桂冠，足可以让
一个年轻女子在平凡的生活中脱颖而出，闪闪夺目。其其
格曾经那般荣耀，而今却过着如此平淡的生活，她的心里
是否会感到有些落寞？她神射的本领不仅能赢得荣誉，亦
能给她带来更实惠的用处，她有没有想过借此到外面世界
去换取荣华的生活？

面对这样的询问，其其格连连摇头，没有，落寞是与热
闹相对应的，她的心上从来没有飘荡过因为深感荣耀而起

的热闹，因此，也就没有热闹散尽之后的落寞。她的心潮是
平静的，骑射之技只起到美化她人生的作用，就像这平坦
辽阔的草原和草原上清澈湛蓝的天空，纷繁的野花只会装
点它的美丽，飘逸的白云只能衬托它的深远，没有嚣扰，没
有物欲，有的只是恬淡宁静。她从未向往过外面繁华世界
色彩缤纷的生活，对于她，能给心灵带来快乐的，只有宽阔
无际的草原。她十分平常地看待自己的功夫，认为那是和
雄鹰天生能高飞、骏马天生能驰聘、百灵鸟天生能歌唱一
样自然而然的事情。

她不变的心愿，只是希望能多养一些牛羊，因为牛羊
成群的景象能令草原更加富饶、安详。

这些话鲜活勾勒出一颗朴实无华的心灵和它所具有
的殊异之美，叫人知道什么是人性的淡泊安详，什么是人
心的与世无争。并不奇怪，事情应该就是这样的，这户人家
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水乳交融的和谐情态，已经充分体现

了这一点，和谐是生存状态的最高境界，它必须缘起于事
物的内部。

令人一时之间惊而忘言的，是心中因其其格而骤起的
联想，这个马背民族的后裔，与她的远祖们是多么地迥然
不同啊！大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历史上一度出现过
的马背民族鼎盛辉煌时代就是他执缰缔造的。史书上这样
介绍他：完颜阿骨打的先辈们往往具有非凡的体格和胆
量，能徒手搏虎斗熊，扼杀豺狼，阿骨打的个人素质又远远
超过那些已然十分杰出的先辈们，弓马方面，别的将领射
200步，阿骨打可射350步。他13岁射飞禽，发三箭中三鸟。
就是这技艺过人之处使完颜阿骨打不能安分，常生狂妄野
心，终于，在躁狂野心的支配下，他带领几千部族于某一日
冲出家园，去呼啸奔突，抢夺天下，灭大辽，吞北宋，建立金
国。然而，仅维持了 48 年，不可一世的大金国就倒在了血
泊中，给予它致命一击的是更加勇猛凶悍的另一个马背民
族部落——蒙古族。

蒙古帝国创建的动机略有不同，成吉思汗最初举事并
非为了称王称霸，而全然是为了自保。他的父亲也速该早
逝，使他们母子饱尝世态炎凉，昔日部族首领的尊荣随风
而去，不仅外族人横加欺侮，本族中人也开始歧视他们，家
产、奴仆渐渐被抢光，最后竟连性命都难保。在生命受到巨
大威胁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奋起反抗，于是，
成吉思汗组建军队，开始了他的长征。这种长征是可怕的，
也是惨烈的。

金人也好，元人也罢，都是恃力仗勇，凭借上天赋予他
们的特殊勇武性情、强健体魄而争得天下。

时光静静流逝，掩埋了一切，改变着一切。
思索的目光投向远方，远方白草飘拂，河流如带；思索

的目光投向天空，天空飞鸟回还，白云悠悠。
将目光重新拉回到其其格的面庞上，忽然顿悟了贡格

尔草原美的真谛，人是一切的根本。魅力之源，不是清风明
月，不是碧波鹄影，而是纯净透明的人的心灵。

心灵的恬淡安详是人类幸福的出处。
马背民族英雄先祖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他们奔

突一世甚至不惜杀戮却终未得到的东西，已捧在了他们后
代儿孙的手里。因为生活着其其格这样平和安详的蒙古族
后裔，贡格尔草原会变得越来越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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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二，父亲从乡下
来看病。

乍一见，吓我一跳，春节
回去还好好的，眼前的他却
呈现出病态的陌生：脸上扣
一副深色眼镜，他解释说怕
光。我让他摘下来看看到底
怎么了：两个眼球滑稽地向
外凸着，一只似乎厉害些，要
挣脱眼眶跳出来似的；几块
黄斑、几片青灰的絮状物布
在眼体上，浑浊的目光有种
破碎的感觉；眼睑急速地抖
动着，泪水涌出来，用脏兮
兮的袖口擦擦，赶紧戴上了
眼镜。

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
看东西有重影。我埋怨说，怎
么不早来？他一边从兜里往
外掏些零食，一边喊着孙儿的乳名。我对缠在他怀里的儿子说：“你爷
爷病了，都是喝酒喝的。”儿子领会了我的意图：“爷爷，我命令你再也
不准喝酒了！”他嘿嘿着嗫嚅道：“已经好几天没沾酒瓶子了……”

情况我已听母亲在电话说过，前几天他就头晕头疼，视物模糊，还
亲酒得很，全家人都跟他急了，“喝吧喝吧，喝死你，早发丧！”母亲怒不
可遏，说出的话已十分牙碜。他这才跟酒撇清了界限。又拖了几天，病
情益发加重；还不想来，但病好不了，酒禁就甭想开，这才匆匆赶来。

我推出摩托车，打着火，问他身上的衣服冷吗，因为车跑起来会带
风。他裹裹那件穿了多年的外套说不冷。

正是数九歌中“五九六九，冻死牤牛”的时节，我们行驶在凛冽的
寒气里，为了看病父亲没吃早饭，这冷真够他受的。他不说话，只能听
到浊重的呼吸，有时轻咳两声。

我胸中渐渐涌满酸楚。父亲的衰老转眼间就来了，让我觉得突然。
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还是引起了我的伤感。恍惚间时光逆回，我看
到一辆地排车吱扭吱扭地爬行在弯弯曲曲的乡路上，拉车的汉子弓着
身，努力前倾，脚步生风，眼里的焦急在他回头的瞬间流露无遗……这
是 20 年前的情景了，车上躺着的那个孩子已经被病痛折磨得神智不
清，睁眼看到的只有变形的云天和支离破碎的绿斑，再有就是那片绷
紧的背影。那场童年的疾病缠磨了三个多月，给我幼稚的心灵留下了
抹不去的阴影。那些日子里父亲始终陪着我，用粗糙的手掌抚摸我，坐
在床边开导我。

我从未试着体验父亲那时的心境，可今天一下全懂了，倏忽间我
跟那个遥远的身影合二为一。泪水蒙住了眼帘。

抽血化验肝功，做眼底检查，再化验尿，他到厕所里接了一小钵淡
黄的尿液，我见他出来，伸手去接。他说你别管，我自己来。在做心电图
检查时，我的心一揪，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医生要把几个夹子扣在脚
腕上，我担心父亲长时间没洗脚，又要惹人笑话了。我盯着白大褂按部
就班操作着，并没有异常的神色，才松弛下来，又不禁为自己的想法感
到羞耻，默默责备自己：“难道你还怕父亲给你丢人吗？”

检查结果有几项很快出来了，肝功要等到 11点钟，我便带着父
亲找地方吃饭，路上不住地埋怨他：“血压这么高，眼球都变形了，
还有冠心病，以后可得加小心啊！”他说：“就是眼难受，别的没
事。”我有些急：“什么没事？都是厉害的病哩！”他说：“医生都好
吓唬人，别听他们胡啰啰。”他说得轻描淡写，同许多乡下人对疾病
的态度一样，既藐视又尊重，能抗过去的不麻烦医生，抗不过去就
顺其自然，反正老百姓的命也不金贵，爱咋着就咋着吧。

我问他想吃点啥，他说随便吧。找了几家饭馆，都没了早餐，
他说算了吧，一会儿就晌午了。我执意带着他穿大街过小巷地找，
终于找到了一家羊汤馆。于是，他酣畅地吃起来，红艳艳的辣子泼
了劲儿地吃，我提醒他吃多了不好，他的脸埋在升腾的热汽里没搭
我的腔儿。

我忽然想起一件有关父亲吃饭的事。
20 多年前，祖父沉疴复发，父亲义不容辞地拉上他到省城就

医。到今天，我还很难想象在那个陌生的城市，他是怎样熬过那些
日子的。只听同去的母亲说起过，祖父想吃碗豆腐脑，他掂着一只
碗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在几里外的一个饭馆买到，送到祖父手
里时还热乎乎的，他一直在怀里揣着呢。可是祖父没吃两口就不吃
了。母亲端起来想去倒掉，父亲拦下她，也不听母亲的唠叨，兀自
吃下去。母亲不满地说：“病人的剩饭怎能吃，要是招上病咋好
啊？”父亲板着脸说：“不要这样说！叫孩他爷爷听见难过。”

午饭是回家吃的，他坐在那儿有些发蔫儿，食欲不大，或许早
饭吃得太迟，或许……或许他还想喝点酒吧？我装作懵懵懂懂的样
子，自顾自地吃起来。

我把他送到车站，看着他夹着包侧歪着身子钻进车，然后探出戴
了变色镜的脑袋看看我，没有说话。我叮嘱他要按时按量吃药，他嗯哪
着，说没事了，你快回去吧，天这么冷。

回到家中，妻子告诉我在杯子下发现了200块钱。我捏着那两张纸
币，胸口胀满了酸涩。

幸福的出处
□郭严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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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三，地菜煮
鸡蛋。这天大清早，母亲便
盘算开了，对我说，中午要
煮上 12个鸡蛋，你姐夫值
班没回来，把你堂姐喊过
来吃吧，每人吃两个，再留
两个给俺孙子橹橹晚上
吃，今天礼拜六，他下午会
从学校回家。

母亲从来都把三月三
吃鸡蛋当成一件郑重的事
情对待。她说着就忙开了，
当然还不忘分派父亲干
活，二老默契分工，父亲负
责去煮鸡蛋，剥壳，准备姜
片、红枣、枫球子、路边荆

之类中草药配料。鸡蛋自然要是那种青壳蛋，早早就托乡下亲戚
捎过来了。母亲呢，则将买回来的地菜放入水池清洗，那是个细
致活儿，因为采自田野山间的地菜难免掺杂着泥沙，需仔细才能
洗净，还得把黄叶去掉了，地菜从根到籽都是可以一起煮的，择
好洗净然后扎成一把煮；一把新鲜的地菜，青青翠翠，缀着些碎
碎的白色的小花朵，仿如会眨眼睛的星子一不小心跌落在一汪
清水里边。

每每其时，我是帮不上忙的，而且母亲也从不吩咐我哪怕是
打个下手什么的。我且袖手旁观吧，看着看着，我似乎就闻到了
一缕清香正在房间里袅袅地飘散开来。母亲那专注的样子，仿佛
正在享受一个惬意的过程，而了无我为之暗自揣测的那份弯腰
驼背的辛苦。

正当我无所事事颇感无聊之际，有朋友邀我一聚，便趁机出
来。择一茶馆落座胡扯，随意间即聊到三月三的话题，友人猛然
记起一般告诉我，今年的地菜不能吃。见他不像玩笑的神情，我
有些不解了，忙追问原委，他一本正经地说，听说已经发生了食
地菜中毒的好几例事件，有些还很严重，原因嘛，据说是今年雨
水太多，地菜生长缺乏光合作用，所以有毒了。说得有板有眼，而
可怜我自己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只听得睁大了眼睛。赶紧就
掏出手机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显然听得也是一头雾水，连连追问
个中原因，我又怎么说得清呢，便有些不耐烦地对她说，吃不得
别吃了就是了，不就是一把地菜子煮几个鸡蛋吗？母亲沉吟了一
下，就听到她在电话里面冲父亲嚷嚷，快别煮蛋了，中毒呢。而父
亲肯定已将地菜和鸡蛋一锅子煮下了，我又听到母亲明显气急
的话语，她在对父亲发着牢骚，平日里做事从不上紧，今日倒是
手脚飞快的。老人家当然要心疼那十来个不能吃的鸡蛋了。嗣后
回想起来，我轻描淡写的一句“吃不得就不吃了，多大的事啊”，
对母亲来说却是让她倍感惊愕的，除了浪费了一锅清香四溢的
地菜煮鸡蛋，她内心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了，几十年来的一个习
俗，今天却不得不因为意外而放弃，她为之精心的准备，以及那
份隆重的心情，也随着那一缕地菜鸡蛋的清香而一点点飘走。可
以想见，此时，一个老人那无奈的眼神仿佛伸出了手指，要去抓
住那正在一点点淡了又淡的清香的影迹。

民间有“阳春三月三，荠菜赛灵丹”的谚语，还流传着“春食
荠菜赛仙丹”的说法，据说可以去风湿、清火，腰腿不痛，“中午吃
了腰板好，下午吃了腿不软”。地菜即“荠菜”，不仅是佳肴一碟，
更是灵药一方。地菜生长于田野、路边及庭园，叶嫩根肥，具有独
特诱人的清香，想想吧，在春光明媚的三月初三，踏着一地暖暖
的阳光，去旷野地采一把新鲜的地菜回家，煮上鲜美的鸡蛋，细
细品尝着春天的气息，也将一年的健康吃了下去，何其快意。

今年的地菜煮鸡蛋却由于一个不知始于何因且真假莫辨的
传言而“鸡飞蛋打”了。一时之间，我因为母亲的怅惘而亦觉
得心有不甘，于是打探起来，一时听说那纯粹是谣言，一时听
说是某地受了污染而致使地菜不能食用。我和友人探究，他根
本不采信什么雨水太多，地菜生长缺乏光合作用，所以有毒的
说法，反诘道，那么所有的蔬菜都有毒了吗？直弄得我觉得自
己简直就像一稚童了。潜意识里面，那句“无风不起浪”的说
法左右着我，我寻思着还是因为污染而使地菜不可食用的传言
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我们身边时不时地上演的一出出环境污
染造成的悲剧，已经司空见惯。空气，水，土地，这些一切生
命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正被不断地腐蚀，生态环境的严峻问题
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无时不刻不在逼近我们每个人，说不定
在哪个近之又近的时点就将在我们自己身上得到印证。酸雨淋
在我们头上，地沟油摆上了我们的餐桌，污水就在我们身边横
流。面对一桌看似丰饶的菜肴，我们都有过慨叹，味同嚼蜡不
提，连“吃个放心”似乎都已成了奢望。什么时候那丝丝缕缕
醉人的清香已飘得越来越远了呢？不知不觉地我们的视野里沉
积了厚厚一层尘埃。

清香已然远去，在我心中烙下一片挥之不去的惆怅。

深处幽林野径中，仿若梦寐三生。轻风微拂，道畔错
落着些许零散的向阳花，橙黄的面颊泛着孤瑟，只有中央
如黑亮透光的珍珠般，在枝桠间斜倚点点碎汞，轻轻抖
落，光耀尘世。

葱茏岁月，阳春三月。犹忆多年前，自己带着满心对
于山野的畅怀，信步在幽静的山林。与父亲一道，思瑶池
柳枝，赏盛放樱花，顺便地寻找山丛中的向阳花。

樱花的身影映入眼帘，如粉淡的红唇。粗壮的枝桠如
窗棂，柔情的纤细花瓣如水幕。从父亲口中了解到樱花自
身的骄纵与狂放不羁，花朵总抢在叶子葱郁前，如同烂漫
的雪羽，纷纷扬扬，盛放。

斜倚的危栏，已经承受不住樱花肆意盛放的步伐。锈
迹斑斑，粗糙无光，若同迟暮的老人，苟延残喘。樱花犹
自漫无目的地浪荡，在枝桠的衬托下，粉淡的红就像整个
世界。每一朵樱花瓣上都驻足了片许光耀，远处眺望而
来，犹如通体粉淡的光幕，恢弘，却又瓣瓣平淡如水。

青天之上，一轮骄阳当空，向着山野的每个角落，不
论是开阔的绿野，还是匍匐阴暗下的娇小的向阳花苗，传
递着温暖与关怀。光耀，给予的不仅是樱花。

凄凉潮暗的阴湿，却使向阳花那黑黝黝的、不起眼的
种子，冒出翠芽，拓开泥壤，顶破潮湿的大地，以胜利者
的形象，出现在这凡尘中。即便，从来都无人问津。

碎汞般的阳光，穿越过疏疏密密的宽厚大叶，躲避了
飞鸟翱翔的身影，终于，如历经磨难，送来了那一丝光
耀。金黄金黄的颜色，洒落在初来凡世不久的向阳花芽的
尖上。即便，相对于樱花所拥有的，那是多么的不起眼，
不及万分之一。

我探寻山林，常常会驻足在樱花树下，每当依依不舍
地离开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再向后张望，回首。那盛放的
樱花，多么夺目，光耀。

直到父亲蹑手蹑脚地搬开石块，拨弄泥壤，我看到
了，那依偎在一个破旧水管旁的、脏乱的向阳花。待得后
来渐渐经人事，我才明白，原来，樱花烂漫是一种诗化了
的悲哀。

而向阳花，她有自己广垠的、存于心痕上的整个世

界。这个世界更为真实。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有着故事，
有着传颂千古的诗韵，更有着独属她的美轮美奂的画卷。

画卷铺开，首卷上，没有光耀的色泽，没有出奇的华
丽，有的只是一棵看似弱不禁风的苗芽，向阳花的苗芽。

我诧异地望着父亲，父亲轻叹，那一句话，至今记在
心底：诗画的神话，我们只能充当旁观者，改变了，就像
是改变了一个人的宿命，改变了生命的轨迹。

阳光，投射在父亲沧桑的面容上，这一刻的父亲，却
是更加雄伟高大。光耀随着父亲的身影慢慢挪动，一蹴一
拨，父亲不知怠倦地将刚才拨走的泥壤，重新放了回去，
上面依旧横着一块阻挡了大片阳光的巨石，只留一丝缝
隙，让阳光穿梭。

如同穿梭在时光的断层中，我与父亲，就是两段不同
的时光。

我愤愤地望着父亲，“她需要阳光！”
父亲缓缓摇了摇头，吐字清晰，“她更需要拼搏。”
父亲平淡的语气，让我顿时蒙了，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怅望着天空。
此时已近黄昏，夕暮更迭就要来临。天空上，那一轮

骄阳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轮苍茫的落日，辉映黄昏下
的大地。樱花，此时显得格外憔悴，如烂漫过后的残花。

父亲转身离开，没有回首。来不及想很多，父亲的步
伐很快。我知道，我该回家了。下次再来，已不知道是何
年了。

岁月的年轮，一圈一圈盘旋而过，逝去的年华，在彷
徨的涟漪下，悠悠。

骄阳依旧每日东升西落，在每一个角落留下足迹与踪
影。阳光，也在不知不觉中，担任了一回时光的见证者。

时而倏忽于流星纵横，时而迷茫于跌足困境，每次，
父亲总是会来教诲我。每次，父亲几乎都是坐在阳光下，
开导我，而每次，父亲都会说一句同样的话：你没有深处
困境，你应该学会挑战，超越。我似懂非懂，但无形间，
进入到了父亲的时光中，断层，慢慢消逝。

去岁年末，父亲与我再次回到了那长着向阳花的阴暗
之地。这一次，父亲要我仔细地看，我不明白父亲的意
思。父亲笑着，那笑容，就像是阳光的守护者。

父亲也静静地站着，我惊异父亲为什么没有去搬开石
块，拨去土层。父亲淡笑，“已经不需要了。”

我跟着父亲的脚步，走到巨石后。“这是……”我几
乎叫了出来，不敢相信，向阳花粗壮的根茎，葱绿满身，
如一盏泛着绿光的灯烛，闪耀着她自身的光芒！阳光，只
是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陪伴。

根茎上，坐落着一朵尊贵的金黄花身，似一位王者展
露的光耀，是他时代的见证！全身像是雕画了无形的气
质，这分明就是画卷末页上的向阳花！可茎干上，还留着
斑驳的磨刻痕迹，不难看出，向阳花的成长历程是如何的
艰难。

我背对着向阳花，那背面，找不到阳光了。原来，她
一直在朝着阳光的方向努力着，阳光，是她的梦想，阳
光，是她的动力泉源。

她匍匐在地，漫长的生长。只是在阳光处，才抬起了
头。她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一直都是那么的不起眼，甚至
无人问津。

对着父亲，会心一笑，我想，我该回家了。父亲紧随
我的步伐。路逢樱花在道旁时，我确实看到了，樱花掩映
下，那美丽的向阳花！

向阳花
□琴 宸

毛以岗油画作品


